
巫蛊之祸与历史书写

常慧琳

【摘 要】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是一件非常重要的政治事件。通过研究综述与事件梳理，以《史

记》《汉书》《资治通鉴》为文本，论述每一个时代对巫蛊案的书写与改写。《史记》仅仅敘述了巫蛊案的故

事原型；《汉书》增述了事件因果与人物，整合成了“太子无辜”这一评价点，从而叙述出凶手与原因；《通

鉴》在此基础上聚焦评价，归因为“奸邪”。以上叙述均是其时代价值的反映；书写者希望作用于自己的

时代，并借此反思理想帝国的运作。通过历史叙述和当代表达，我们亦可窥见事件模糊不清的面貌，并

反思学者的现实关怀。

【关键词】巫蛊之祸 历史叙述 历史书写

引 言

武帝巫蛊案狭义上是指征和二年（前91）汉武帝太子刘据因被发现桐木人这一巫蛊物品而起兵、败亡，导

致大量士庶死亡、朝政动荡的事件。广义上讨论的范围扩大到征和元年（前92）至武帝末，由巫蛊引发的一系

列事件。本文所述巫蛊案即为后者。

该事件作为一个重要转折的政治事件历来讨论不休。自汉迄清，我们可以在纬书、列传、笔记等诸多类

型的作品中看到士人对其评论。陈子昂的言论是其代表:“昔汉武帝时巫蛊狱起，江充行诈，作乱京师，至使

太子奔走，兵交宫阙，无辜被害者以万千数计。当时刘宗几覆灭矣。赖武帝得壶关三老上书，幡然感悟，夷

江充三族，余祸不论，天下少以安耳。臣读书至此，未尝不为戾太子流涕也。”①古代士人大体同情卫太子。

当代学者就以下问题做了丰富的讨论：②太子有没有施行巫蛊？如果没有，巫蛊案的背后推手是谁？江充有

没有陷害太子，若有谁指使的？汉武帝的态度是什么？巫蛊案的目的和性质是什么是什么？我们可以大致

归纳如下表。

从表格中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得知，学者们以《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记载的相关史料为主，考察了

戾太子巫蛊案这一事件的方方面面，却众说纷纭。这不禁让我们反思：一、这个事件过去已逾千年，是否

能得到真相？如果不能，该如何讨论这个事件？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是否能作为讨论这一事件

的主要文本？

① 刘昫等：《旧唐书·刑法志》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页2147。
② 案：有些学者的文章并非旨在讨论巫蛊案，为叙述简洁，下述论点会做一些“断章取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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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方责任方

武帝

江充

太子

其他

原因复杂

代表学者代表学者

田余庆、韩树峰、

成祖明

方诗铭、王子今

辛德勇、赵海龙

孙景坛、陈曦

劳干、颜岸青、

王子今

观点举隅观点举隅

1.武帝以换继嗣为目的政治斗争①

2.武帝的迷信、用人不当②

3.（非换嗣）清除外戚等势力③

1.武帝没有没有策划易嗣，江充利用武帝父子政治倾向不同的矛盾制造了冤案④

2.江充所属的李氏集团对抗卫氏集团的政治行动⑤

1.江充不奸，戾太子行巫蛊事⑥

2.卫太子举兵反叛是卫太子集团夺取最高统治权力的极端尝试⑦

1.苏文是元凶⑧

2.“深酷用法者”与守文的太子的对抗，最终离间了父子之情⑨

1.李氏与卫氏都是牺牲者，武帝对于事件的处理并没有预定的计划⑩

2.不存在守文势力，巫蛊之祸超越了汉武帝、太子两条政治路线之间的纷争，交织着皇权、新

兴军功集团、酷吏、外戚四股势力之间的争斗􀃊􀁉􀁓

3.不应归结于江充，起因复杂􀃊􀁉􀁔

在史实层面上，通过比读原始文献，我们不能从中梳理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经过；在事件分析上，以当代人

的逻辑而言（何况当代人的逻辑并不一定符合汉代人的逻辑），仍能看到很多含糊不清的地方。所以，不论是

① 详参田余庆：《论轮台诏》，《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页3~20。后阎步克考证“宽厚长者”，赞同田余庆认为卫太子为守文集团

的观点。见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三期，页120~123。蒲

慕州：《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57.3》（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6），页

511~538。吴刚：《“巫蛊之祸”新探》，《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页81~90。董杰、曹金发：《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宿州师

专学报》2001年3月（第16卷第1期），页1~3。
② 详参徐卫民、刘江伟：《西汉巫蛊之祸发生的原因及其影响》，《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3卷第2期（2011年6月），页16~

22。成祖明：《内部秩序与外部战略: 论〈轮台诏〉与汉帝国政策的转向——谨以文纪念田余庆先生》，《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31卷)，页137~154。
③ 详参韩树峰：《论巫蛊之狱的性质——以卫太子行巫蛊及汉武帝更换继嗣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中国古代史研究》2015年

第 9期，页 78~89。李峰：《巫蛊之祸：西汉中期政坛秘辛》，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徐艺书：《“巫蛊之祸”性质再

论——戾太子废立之议》，《学理论》2017年10月，页167~168。顿文聪：《再论巫蛊之祸——以卫氏宠衰与昭帝承统为中心的

考察》，《唐都学刊》第33卷第5期，2017年9月，页52~60。左华明：《汉武帝对外戚的防范与巫蛊之祸》，《三峡大学学报( 人文

社会科学版)》2018年9月，页84~87。
④ 详参王子今：《晚年汉武帝与“巫蛊之祸”》，《固原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总第67期），页10~14。商炜：《汉武帝与

“巫蛊之祸”》，《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报》第5卷第3期（2000年9月30日），页34~36。孟祥才：《析庚太子之狱》，《齐鲁学刊》2001
年第5期（总第164期），页11~17。

⑤ 详参方诗铭：《西汉晚期的“巫蛊之祸”及其前后——兼论玉门汉简〈汉武帝遗诏〉》，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4辑，上海: 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7年，页360。
⑥ 详参辛德勇：《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5卷第5期（2016年5月），页114~

126。另，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增订本）》第三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及辛德勇：《海昏侯刘贺》第一章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均有相关论述。

⑦ 赵海龙：《从卫太子起兵反叛谈巫蛊之祸》，《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33卷第10期（2014年10月），页58~60。
⑧ 孙景坛：《苏文应是汉武帝晚年“巫蛊之祸”的元凶》，《历史学研究（南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8年第10期，页49~54。
⑨ 陈曦：《戾太子“私问〈穀梁〉而善之”发覆》，《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3卷(总第155期，2008年第2期），页49~52。
⑩ 劳干：《对于〈巫蛊之祸的政治意义〉的看法》，《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北京: 中华书局，2006年，页147~160。
􀃊􀁉􀁓 颜岸青：《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新考——对阎步克〈汉武帝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考〉一文的商榷》，《安徽史学》2016

年第5期，页45~49。
􀃊􀁉􀁔 王子今：《论江充》，《邯郸学院学报》第25卷第1期（2015年3月），页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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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分析，还是就文本得真相的意图，我们都不能在现有的材料中得到真相。对这个事件的研究我将不再关

注真相与史实，转而关注叙述本身。“写法或者说历史叙述本身，就是值得非常注意的事情”。①当代研究的扑

朔迷离在于“连接我们与‘过去’之间的‘历史叙述’给忽略了，仿佛我们可以直接穿透历史叙述与‘过去’发生

关系”②，历史史实与我们的认知之间隔着许多不同时代的叙述者。也就是说，我们应当首要观察历史是如何

被叙述出来的，如何被层累地叙述的。海特·怀特（Hayden V. White）认为历史是“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

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③我们通过分析这种特别的话语——历史叙述，可以触摸历史本身，因

为“写作历史及其修辞与历史本身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上认为的那样。修辞通常被认为是历史这块蛋糕上

的装饰；但我们近来的研究表明，它已经完全混合到了蛋糕糊中了”。④是以我将据此讨论历史书写——历史

编纂中的历史性叙述⑤，其中包括了各种叙述技法；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动宾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历史是如何被认知、书写的，尤其强调了书写者及其时代的价值判断。

我仍采用《史记》、《汉书》与《资治通鉴》为对象讨论该事件的历史叙述。首先，三者版本较好，且历代修

订注释颇多，在当今有比较权威的版本。这样一来，所录文字有所依据，方便后文的叙述。对于该事件其他

书籍也有记载，但《西京杂记》《汉武故事》《汉武事略》等小说家成分更多，成书时代作者模糊，不予作主要文

本材料。荀悦《汉纪》虽对《汉书》有所增订补正，但当时未形成史料考订之风，错误抵语之处甚多。该书“自

仁宗天圣以来已无善本”⑥，今最早版本为明嘉靖二七年（1548）黄姬水所刊行的南宋王铚辑本。王益之《西

汉年纪》又参《楚汉春秋》、《说苑》等，内容上不如《通鉴》严谨。有南宋嘉定辛巳锓木于夔漕治所本，明初尚

有传本存世被辑入《永乐大典》，四库本自其中辑出。无论是版本还是内容上，《前汉纪》、《西汉年纪》均不及

与之时代相差无几的《汉书》、《资治通鉴》。其次，这三本史书代表了该事件的三个重要时间段：事件发生

期、史实增补评价时期、定型定性时期。这也符合了上文介绍的本文的研究路径，即讨论不同历史时期，该

事件如何被层累地叙述出来。再次，继续利用这三本史书有助于观察当代学者的书写与表达，并希冀反思

历史关怀。

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将把这个事件放回到各个时代中去，分别考察《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中记载的

巫蛊案，并且不把前者材料作为后者的预设史实。需要指出的是，我们现在面对的历史文献多少经过时间删

选，与两汉北宋必不相同。然而正是经过时间的磨砺，他们才不至于是个人的叙述与书写，而是国家的话语、

时代的反应，诸如此类的叙述对我们而言才是具有研究价值的历史文本。

一、《史记》中的巫蛊案

翻阅今本《史记》，记载了巫蛊案相关的仅寥寥十四条：

①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页90。
② 葛兆光：《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170。
③ 海登·怀特（Hayden V. White）：《“描绘逝去时代的性质”：文学理论与历史写作》，载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编：《文学理论

的未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页43。
④ 赫克斯特（J. H. Hexter）：《历史的修辞》，载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年）》，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页73。
⑤ 史嘉柏将之定义为“both the process of writing history and the written works that result”. 见David Schaberg, A Patterned Past Form

and Though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ew York: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1), p.6.
⑥ 荀悦：《汉纪》，载荀悦、袁宏著，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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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篇 目目

卷二十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卷二十二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卷五十四

《曹相国世家》

卷六十《三王世家》

卷一百四

《田叔列传》

卷一百一十

《匈奴列传》

卷一百一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位置位置/人物人物

南奅（公孙贺）

龙额（韩说）

富民

（田/车千秋）

征和元年大事记

征和二年大事记

征和三年大事记

曹宗

田仁

任安

李广利

公孙贺

公孙敖

韩说

赵破奴

内内 容容

征和二年，贺子敬声有罪，国除。

征和二年，子长代，有罪，绝。子曾复为龙额侯。

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蚩尤畔夫，黄

帝涉江……上书至意，拜为大鸿胪。征和四年为丞相，封

三千户。

冬，贺坐为蛊死。

七月壬午，太子发兵，杀游击将军说、使者江充。

六月，刘屈牦因蛊斩

征和二年中，宗坐太子死，国除。

会武帝年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

数岁，坐太子事。时左相自将兵，令司直田仁主闭守城

门，坐纵太子，下吏诛死。仁发兵，长陵令车千秋上变仁，

仁族死。

其后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将兵，使司直主城门。司直以

为太子骨肉之亲，父子之间不甚欲近，去之诸陵过。是时

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下责丞相“何为纵太子”，丞

相对言“使司直部守城门而开太子”。上书以闻，请捕系

司直。司直下吏，诛死。

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

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

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

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书

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

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

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

贰师闻其家以巫蛊族灭，因并众降匈奴。

将军公孙贺……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蛊，族灭，

无后。

将军公孙敖……坐妻为巫蛊，族。

将军韩说……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为太子杀之。

将军赵破奴……后坐巫蛊，族。

说说 明明

褚补

倒书

褚补

褚补

其中，能从文字中提炼出巫蛊这件事、太子死亡这件事的仅有条4、5、6、9、11、12、13、14，且不能看出事情

原委。而读到这几条后才或能发觉条7、8应当相关。单看条1、2或许不觉得二人与巫蛊案有什么关系，但条

11、13明确记载了“坐巫蛊死”。张大可认为“本表列七十三侯，太初以后见侯三十一人，司马迁独记两人终

始，均与巫蛊案相关联”。① 但是并没有解释为何不明确记载因巫蛊死。条3也仅提到“子弄父兵”。条9是诸

条中最为详细的记载，来自于褚补，而从司马迁的行文不能看出什么，张大可认为“仁，有贤能名，事迹显于太

初后，故不详书，此为交代巫蛊案事而书也”。②

① 安平秋等：《史记通论》，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页461。
② 同上，页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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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先要解释一下以上材料的文献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以上有没有其他人篡入？是否

为司马迁所作，包括后补？有没有褚少孙补续的？关于第一个问题主要集中在《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对于此表为伪的质疑主要因倒书①而起。三国时张晏提出的亡轶十篇中有此篇。崔适、余嘉锡认为此篇为

伪。但裴骃、王鸣盛、梁玉绳认为武帝天汉前为司马迁原作，天汉以后为后人续补。这些说法与《史记》的残

缺补篡、写作断限有关，都是针对全篇而言的。但只考虑表中所列三条，即征和三年及以前，综合张大可②、

逯耀东③等主流看法，当出自司马迁之手。关于后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司马迁为武帝时人，目前一般

认为他与武帝相始终。褚少孙为汉元、成帝年间人。④是以我们并不介意是否有一个具体且特指的作者身

份，而可以得出结论，巫蛊案发生及影响了武昭宣三朝，而上述所引材料作者正是三朝时人，可谓当代人写

当代史。

我们把上述材料细读，发现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巫蛊相关。集中在征和元年至三年期间，公孙贺、韩

说、赵破奴、公孙敖、刘屈牦或死或族。其中具体写明理由的有两人：公孙贺“坐子敬声与阳石公主奸，为巫

蛊”⑤以及韩说“为光禄勋，掘蛊太子宫，为太子杀之”。⑥第二类是太子有兵事，围绕这一事件朝廷官员的作

法。田仁“坐纵太子”；⑦任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⑧，被认为有不忠之心而死。第三类是事后的描述：“会武

帝年老，而太子不幸薨，未有所立”⑨、“子弄父兵，罪当笞。父子之怒，自古有之”。⑩我们可以发现：巫蛊这个事

件中不清楚前因后果，也没有任何评价定性，包括来自武帝的。在太子有兵事这一事件中，核心点是“纵（太

子）兵事”。观察武帝的态度有二：是否（欲）纵太子；是否欲坐观成败。也就是说，武帝不能容忍太子起兵，官

员有二心。这个事件同样没有对太子行为的前因后果说明与评价定性。第三类中首先提到了父子之情，司直

的“太子骨肉之亲”􀃊􀁉􀁓，车千秋将起兵归结为父子之间的事，此上书后被拜为大鸿胪。第二句描述中提到“不

幸”，或许是为了太子之事而不幸，或许是因太子死而不幸，不得而知。所以，整个事件是断裂的、没有前因后

果的、缺少定性与评价的。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能从上述材料中看到“行巫蛊”与“有兵事”，但是并不能看到这

两个事件的联系。

我们不禁感到非常疑惑。首先，《史记》的作者（如司马迁、褚少孙）有没有活到见证了这个事件？按照目

前学术界的看法，以及他补记了的数条，司马迁显然是经历了该事件的。褚少孙也离这个事件未远，且《史记》

自宣帝年间始出，他显然是知道此事的。那么，二人为何不清楚地记录如此重大的事件？其次，退一步说，如

果司马迁没有经历这个事件，为何不见关于卫太子——这一元狩元年（前122）便被立为帝国继承人、地位不

可动摇的储君的记载？当然这儿不存在卫宏所说的“武帝怒而削去之”􀃊􀁉􀁔，即武帝有没有看到《史记》这个问

题。因为如果看到，上述一些细节（包括很多被后世称为“谤书”的内容）也更应该不存；如果没看到，自然只需

① 倒书是该表中一些文字倒过来记录的情况。本文不涉及倒书的意义，有关研究可参考王志勇：《据出土简牍考察〈史记·汉兴

以来将相名臣年表〉中的倒书》，《文史》2015年第4辑（总第113辑），页67~78。对汪越以来对倒书的研究做了综述。

② 张大可：《史记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页336。
③ 逯耀东：《巫蛊之祸与〈史记〉的成书》，《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8期1994年12月，页61。
④ 张璐：《褚少孙补〈史记〉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页10~12。
⑤《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百一十一，页3537。
⑥ 同上，页3540。
⑦《史记·田叔列传》卷一百四，页3344。
⑧ 同上，页3349。
⑨《史记·三王世家》卷六十，页2561。
⑩《史记·建元以来候者年表》卷二十，页1250。
􀃊􀁉􀁓《史记·田叔列传》卷一百四，页3348。
􀃊􀁉􀁔《史记·太史公自序》卷一百三十，页4001。《集解》引《汉书旧仪》。很多学者对卫的说法很是怀疑。对于《史记》是否被武帝看

到，学界自然有两种说法，我个人倾向于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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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据自己的意愿记载。最后，现存可考的西汉时人褚少孙、王凤、扬雄、桓谭①关于史记的评议中未有丝毫语

涉此事。

所以，遗憾地来说，对于这个事件很大的可能就是时人司马迁与褚少孙并没有完整的记录下来。仅仅留

下征和元年至三年这一发生时间；卫太子、公孙敬声、公孙贺这三位受事者，刘屈牦、江充、韩说这三位施事者，

公孙敖、赵破奴、田仁、任安、田千秋、曹宗这些被卷入的人物；组成了“行巫蛊”事件、“有兵事”事件；涉及了“不

忠之心”与父子之情这一皇权与亲情的亘古矛盾，但并未给予任何来自武帝的、来自朝堂的、来自该时期的定

性与评价。以上，时间、人物、事件、评价要素均以具备，形成了一个虽然简单却框架完整的故事。“故事被认可

为一种历史认识的形式。这样，历史叙事在编织过程中的一些结构性要素，如开头、中间、结局与历史意义的

构成之间的关系都将纳入到研究中来”。②下文就将据此故事框架来阐说《汉书》《通鉴》在编纂过程中的丰富

与组织，借此窥见历史书写背后的目的与意义。

二、《汉书》中的巫蛊案

《汉书》中语涉巫蛊案的有本纪三，表四，志五，传十七。③所记巫蛊事件二十六人④、太子起兵事件三十

人⑤，比《史记》中多记载了四十三人。篇幅之多，人物之众，事件之丰富远超《史记》，这不禁让我们疑惑于《汉

书》的史料来源。班氏家族与皇族关系亲密，班婕妤为成帝妃，班斿能“与刘向校秘书”⑥，并且得到了副册。班

昭也多次出入宫廷。⑦此外，“好古之士自远方至，父党扬子云以下莫不造门”⑧，班彪又“专心史籍之闲……继

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⑨班固“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⑩继班固私撰史书被告发后经

班超上书，显宗“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为官方修史。所以大致可以总结，《汉书》取材来自皇室秘藏、前

代史书、民间逸闻以及众家杂说。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是在我们现有的材料上推论《汉书》的取材，《汉书》的史

料来源当不止于此。如，《汉书》成书于明帝至和帝年间，史载“至建初中乃成”。其距离事情发生的时代两百

年都不到，虽然口头流传的诸种必绝不可考，但不能认定其无。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汉书》有条件看到事件

的一手资料；在事情发生的近两百年后，也有能力去书写这个隐晦的政治事件。

回到这些文本本身，它们丰富了《史记》中那个虽然简单却框架完整的故事。通过补叙与增加人物，辅以

因果联系以构成事件，延长了事件时间，最终是为了更好的表达评价。

1.事件之丰富

《史记》中有“行巫蛊”事件与“有兵事”事件。在整个事件的叙述中，最为突出的是事情发展顺序与因果联

① 王涛：《元前〈史记〉诠释文献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页27～28。
② 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年）》，页10。
③《武帝纪》、《昭帝纪》、《宣帝纪》、《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五行志上》、

《五行志中之上》《五行志中之下》、《五行志下之上》、《五行志下之下》、《魏豹田儋韩王信传》、《楚元王传》、《季布栾布田叔传》、

《樊郦滕灌傅靳周传》、《蒯伍江息传》、《卫青霍去病传》、《张汤传》、《武五子传》、《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霍光金日磾传》、

《隽疏于薛平彭传》、《魏相丙吉传》、《儒林传》、《佞幸传》、《匈奴传上》、《外戚传》、《叙传》。

④ 公孙贺、公孙敬声、公孙敖、赵破奴、曹宗、诸邑公主、阳石公主、韩说、韩兴、江充、卫伉、章赣、苏文、禄嗣、董贺、戴仁、商丘成、

京兆尹建、于己衍、陆则、黄同、吴首、郦终根、病已、奉义、徐光。此数字只统计被描述的人物，如某妻子无法统计，故不列。

⑤ 卫子夫、刘据及妃一人、子三人、媳一人、孙女一人、石德、刘屈牦、暴胜之、田仁、仁安、卢贺、居股、张富昌、李寿、无且、及泉鸠

里加兵刃于太子者、莽何罗、张光、如侯、莽通、景通、壶关三老茂、车千秋、李广利、刘长乐、刘敢、姚定汉。此数字只统计被描

述的人物，如太子宾客无法统计，故不列。

⑥《汉书·叙传上》卷一百上，页4203。
⑦“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辄诏大家作赋颂。”《后汉书·列女传》卷八十四，页2785。
⑧《汉书·叙传上》卷一百上，页4205。
⑨《后汉书·班彪列传上》卷四十上，页1324。
⑩ 同上，页1330。
􀃊􀁉􀁓 同上，页1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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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前者是构成事件的基本叙述方法，后者则是书写者的匠心体现。所谓因果联系是指“历史学家构建了过

去的事件”①，这种构建实际上是“对过去事件的解释”②，正是在因果联系中我们才能看到评价的指向。在这一

章中，我们重点讨论因果联系的建构。

(1)公孙氏巫蛊案

这个案件在《史记》中的表述其实已经非常清晰了。公孙敬声有通奸、巫蛊两项罪名，从而牵连整个家族。

《汉书》首先丰富了公孙敬声的行为。“敬声以皇后姊子，骄奢不奉法，征和中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

下狱”。③这给公孙敬声的行为定了性：骄奢违法。那么，如何会与阳石公主有关呢？《史记》中未载的朱安世出

现了。“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④公孙贺抓住了朱安世。朱安

世是预言式地称“丞相祸及宗矣”⑤，于是“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

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⑥最后带来的结果是“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遂父子死狱中，家族”。⑦事情描

述到这儿已经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因为公孙敬声骄奢违法所以被下狱。父亲公孙贺为了救儿子抓住了朱安

世。因此朱安世狱中上书告公孙敬声与公主私通以及巫诅皇帝。然后经过司法程序，父子俱死，家族被灭。

关于公孙敬声获罪的第一条私通无须解释，第二条《汉书》中还进行了补充。“（征和元年）冬十一月，发三辅骑

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起”⑧、“是岁发三辅骑士闭长安城门，大搜，始治巫蛊”⑨，以两个

月前就显而未发的巫蛊为起点，为公孙敬声的诅咒行为奠定了合理性。并且，解释得非常清晰“使人巫祭祠诅

上，且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⑩对于这句话我们需要理解西汉的社会背景。在这样一个去古未

远的社会，巫者虽然走下了商周时代的神坛，但根植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民间行巫事并不犯法。扩

大一点来说，“只要不以汉家天子为祝诅对象，一般并不违法”。􀃊􀁉􀁔《汉书》对公孙氏行巫蛊事件的丰富如下图所

示，可谓逻辑清晰，因果相继。

（灰字、粗线部分为《史记》所载，黑字、虚线部分为《汉书》所补）

① 沃尔什（W. H. Walsh）：《再论历史中的真实性和真实》，载陈新主编：《当代西方历史哲学读本（1967—2002年）》，页118。
② 同上。

③《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78。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汉书·武帝纪》卷六，页208。
⑨《汉书·五行志中之上》卷二十七中之上，页1393。
⑩《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78。
􀃊􀁉􀁓 参见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88年。笔者通过该书第三章汉代巫者的职事众多、第六章巫者的社会影响

力巨大、第八章巫者的活动空间广阔得出此结论。

􀃊􀁉􀁔 辛德勇：《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页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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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细细思考其所补仍有不足之处。

这个事件最大的亮点就是将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联系起来，将公孙敬声与公孙贺乃至整个家族联系

起来。这两个联系有一个共同的节点，那便是朱安世。安世何人？“京师大侠也”①，所谓大侠即游侠也。

游侠是当地的豪强势力，是武帝的重点打击对象，具体可见《游侠列传》中大侠郭解的事迹。那么，作为一

个武帝抓捕的对象，朱安世何以狱中上书呢？我们并没有看到这样的审理程序。不过，临江王仅仅是“中

尉府对簿”，“欲得刀笔为书谢上，而都禁吏不予”。②可见，朱安世自身的身份绝无可能上达天听。其次，

作为一个庶民，他又何以听闻丞相之子与公主的通奸呢？再者，朱安世的“笑曰：丞相祸及宗矣。南山之

行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③，显然是叙述技法大于实情内容。在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汉代庶

民的文化水平是否足以支撑其书写、引述。④所以，可以在文本上认定朱安世这个人物是一条线索，以串

联三者构成事件。

另外，上文提到，丞相全族、帝女的死亡经过了一定的法律程序，那么这个程序是否合理？因巫蛊案不论

其背后政治因素有多大，都间接或直接地造成了政治变动，是以我们考察两汉皇族所涉的巫蛊案，来讨论司法

程序问题。我们根据现代大致的诉讼程序行出下表：

被被 告告

栗姬

陈皇后

中山国

冯太后

许皇后

班婕妤

宋贵人

阴皇后

吉成

邓皇后

宋皇后

原原 告告

长公主刘嫖

中郎谒者张由

赵飞燕

赵飞燕

窦皇后

御者

郭贵人

中常侍王甫

太中大夫程阿

法法 官官

景帝

御史张汤

御史、中谒者令

史、丞相长史、大

鸿胪丞

太后

皇帝

中常侍张慎

尚书陈褒

皇帝

人人 证证

楚服

御者官吏

冯太后女弟习寡弟妇

君之

姊平安刚侯夫人谒等

朱及二子奉、毅后弟

轶、辅、敞

案案 验验

御史案验

中谒者令史、丞相长史、大

鸿胪丞杂治

下吏考问

上考问

于掖庭狱杂考案之

下掖庭考讯

拟罪拟罪（（判决判决））

使侍者祝唾其背,
挟邪媚道

媚道，巫蛊祠祭祝诅,大
逆无道

祝诅谋反

大逆

媚道祝诅后宫有身者王

美人及凤等

挟媚道，祝诅后宫，詈及

主上

挟邪媚道

挟巫蛊道；祠祭祝诅,大
逆无道

巫蛊事

行巫术、执左道

挟左道祝诅

①《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78。
②《史记·酷吏列传》，卷六十二，页3805。
③《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78。
④ 汉代识字率相关研究可参看邢义田、刘增贵主编：《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古代庶民社会》，台北：“中央”研究院，

2013年。邢义田、富谷至的论文有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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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文献并出土文献，我们可以知道廷尉处理高级官员、皇室相关以及谋反无道等重案。①但是，上

述情况仅有两例案验于掖庭，且案验过程注重案，并时有不载。审理人也并非均由丞相、御史杂治。取证多取

自身边人，也就是二手证据。判决的罪名基本可以归为巫蛊、媚道、祝诅、左道这四类同质且假设性定罪②的罪

名。所以，除了告劾人为他告外，基本找不出程序。而因为这类案件带来的结果必然是身死甚至族灭，基本上

不存在自告行为。也就是说，纵使载“下有司案验贺，穷治所犯”③，实为空言。

我们知道，凡语涉巫蛊，所记不详，并不能得知具体情况。可以从封刘屈牦的诏书中窥见一二：“故丞相贺

倚旧故乘高势而为邪，兴美田以利子弟宾客，不顾元元，无益边谷，货赂上流，朕忍之久矣。终不自革，乃以边

为援，使内郡自省作车，又令耕者自转，以困农烦扰畜者，重马伤秏，武备衰减；下吏妄赋，百姓流亡；又诈为诏

书，以奸传朱安世。”④这些文字中，完全没有提到巫蛊，而是与公孙敬声下狱的原因一致：骄奢违法。这也是武

帝打击豪强势力的一贯方针。《百官公卿表》中提到太常靳石因为“谒问囚故太仆敬声乱尊卑”⑤而罢免。这一

不太正常的理由，更可以让我们判断公孙敬声通奸、巫蛊的罪名只是假托。

结合上文分析，朱安世这一线索人物的出现，巫蛊这一模糊又不确的空言，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公孙氏的

巫蛊案是目的性的打击，当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这一事件是否出于武帝之手。所以在文本内容上逻辑清晰、

因果鲜明。

(2)卫太子巫蛊案

第二阶段是卫太子的巫蛊事件。《史记》中的记载主要是韩说、江充“掘蛊太子宫”。⑥《汉书》要解决的是如

何从公孙氏巫蛊案关联到太子巫蛊案。

首先有一个前提：武帝“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⑦，并且“疾病”。⑧

其次需要一个起因。于是选择了使者江充。“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会巫蛊事起，

充因此为奸”。⑨武帝的年高、疾病，使得“莫敢讼其冤者”。⑩江充见状，“因言宫中有蛊气”􀃊􀁉􀁓、“奏言上疾祟在巫

蛊”􀃊􀁉􀁔，将巫蛊从大臣家宅带向了宫廷内帷，从而公孙氏巫蛊案进行到了卫太子巫蛊案。

该事件的书写与公孙氏巫蛊事件完全不同。一是大量心理描写这一叙述技法的运用。江充的“恐”与武

帝的“疑”是巫蛊爆发的原因。石德的“惧”使他说出劝太子矫诏发兵的言语，太子的“惧”使他听从石德的话。

二是文本内部的自证。前文提及太子的宾客“多以异端进者”􀃊􀁉􀁕，后文就补叙石德言语这一促使太子起兵的诱

因。江充充当治巫蛊的急先锋是因为与太子有隙，害怕被事后清算。正因为“莫敢讼其冤者”􀃊􀁉􀁖，所以太子才会

① 沈刚:《汉代廷尉考述》，《史学集刊》2004年第1期，页15～16。出土文献统计见王亚宁：《汉代后宫的巫术案件》（首都师范大学

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页11。
② 所谓“假设性定罪”是指这四类都是作用于“精神”上的，只能通过受害者的感受来判断，而其感受乃至身体上的反应与加害者

的行为并非一一对应的。不像毒杀，受害者能回馈出对应症状；械杀，受害者能反应出明显创伤特征。

③《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78。
④ 同上，页2879。
⑤《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卷十九下，页788。
⑥《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百一十一，页3540。
⑦《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卷四十五，页2179。
⑧ 同上，页2178。
⑨《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2。
⑩《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卷四十五，页2179。
􀃊􀁉􀁓 同上。

􀃊􀁉􀁔 同上，页2178。
􀃊􀁉􀁕《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1。
􀃊􀁉􀁖《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卷四十五，页2179。

巫蛊之祸与历史书写 ··37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国学学刊》二○一九年第二期

“惧，不能自明”①，最终听从石德言语。当然，时间放得久一些，太子“诏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公受《穀

梁》”②、“私问《榖梁》而善之”③与“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宜兴《穀梁》”④也为因果自证。以上两

方面使得文本情节弱化，将关注点集中到了个人身上，尤其是江充与石德。

(3)有兵事之丰富

整个事件《史记》中记叙很少，故而《汉书》要做的首先是按照事情发展顺序记叙事件。但是，也建立了一

个最为重要的因果联系：太子正是因为巫蛊不能自辩而听从石德言语发兵，从“行巫蛊”到“有兵事”。

这一事件主要按照顺序记述，在战长安阶段采用了双线并进的叙述方式，突出了人物，在此不赘。

2.时间之延长

《史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巫蛊案的起止时间为征和元年至三年。

通过下表中事涉巫蛊案有名有姓之人之结局，我们看到《汉书》巫蛊案自征和元年起至武帝崩，尤其是征

和四年，设置了“司隶校尉……持节，从中都官徒千二百人，捕巫蛊，督大奸猾”。⑤相关人员因为巫蛊或死或

族，这一事实在文中多次呼应，如“巫蛊事连岁不决”⑥、“连年治太子狱，诛罚尤多，群下恐惧”。⑦

时时 段段

征和二年

时间不详

征和三年后

人人 物物

太仆公孙敬声

丞相公孙贺

平阳侯曹宗

诸邑公主

阳石公主

卫伉

韩说

江充

章赣

苏文

胡巫

于己衍

公孙敖

赵破奴

开陵侯禄

散侯董贺

大鸿胪戴仁

御史大夫商丘成

韩兴

京兆尹建

逎侯陆则

下鄜侯左将黄奉汉

结结 局局

与阳石公主奸；使巫者祭祀驰道埋桐偶人，咒咀上

坐子敬声

坐巫蛊，下狱死

坐巫蛊，下狱死

坐巫蛊，下狱死

坐巫蛊，下狱死

为太子所杀

为太子所杀；夷三族

被创突亡，自归甘泉

上焚苏文于横桥上⑧

太子炙胡巫于上林中

坐大逆诛

坐妻为巫蛊，族

坐巫蛊，族

征和三年，坐舍为太子所私幸女子，又祝诅上

征和三年，坐祝诅，下狱病死

征和四年，坐祝诅诛

征和四年，坐祝诅自杀

征和四年，坐祝诅上，要斩

后元元年，坐祝诅要斩

后元元年，坐祝诅上，要斩

后元二年，坐祝诅上，要斩

①《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卷四十五，页2179。
②《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1。
③《汉书·儒林传》卷八十八，页3617。
④ 同上，页3618。
⑤《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卷十九上，页737。
⑥《汉书·宣帝纪》卷八，页236。
⑦《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84。
⑧ 案：苏文非死于征和二年，乃事后武帝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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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石侯吴首

缪侯郦终根

襄城侯桀病已

瞭侯毕奉义

容城携侯徐光

后元二年，坐祝诅上，要斩

后元二年，坐巫蛊诛，国除

后元二年，坐祝诅上，下狱瘐死

后元二年，坐祝诅上，要斩

后元二年，坐祝诅上，要斩

3.评价之定型

(1)皇权与亲情

《史记》给《汉书》提供了两个基本评价要素：皇权与亲情。从涉案人员之赏罚这一基本史实出发，我们可

以看到皇权与亲情这一矛盾评价要素丰富的展开。现将所涉人员的赏罚分为五个组别整理如下：

人物人物

卫子夫

刘据

石德

太子宾客（张光等）；

随太子发兵以反（如侯等）

吏士剽掠者

亚谷简侯卢贺

田仁

任安

暴胜之

东城侯居股

刘屈牦

江充

苏文

李广利

商丘成

张富昌

李寿

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

莽通

景建

车千秋

壶关三老茂

加官进爵等加官进爵等

宣帝时追谥思后

武帝建思子宫；

宣帝时追谥戾

以大鸿胪击卫太子，力战，亡它

意，封税侯

以山阳卒与李寿共得卫太子，

封题侯

以新安令史得卫太子，封邢侯

北地太守

以侍郎发兵击反者如侯，封重

合侯

以长安大夫从莽通共杀如侯，

得少傅石德，封德侯

讼太子冤，拜为大鸿胪。数月，

代为丞相，封富民侯

贬官下狱等贬官下狱等

自杀

自经

被获

皆诛

族之

徙炖煌

坐受为太子节，掠死

纵太子，要斩

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要斩

自杀

坐卫太子举兵谋反，要斩

下狱要斩，妻子枭首

夷三族

焚苏文于横桥上

祷祠；谋立昌邑王，族

成坐为御史大夫祠孝文庙，醉歌 堂下曰

“出居，安能郁郁”，大不敬 ,自杀

为人所贼杀

坐为卫尉居守，擅出长安界，送海西后至高

桥，又使吏谋杀方士，不道，诛

族

坐发兵与卫尉溃等谋反，要斩

坐共莽通谋反要斩

说明说明

受事者

从 、纵 太

子起兵事

者

施事者

击太子者

讼太子冤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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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受事者太子与皇后，在武、昭、宣三朝的态度各不相同。武帝作为被继承人兵谏的在位者他是愤

怒的，这是出于对皇权的掌控。所以太子起兵后他的种种作法，他对怀有二心者的严厉惩罚，三老上书后他

纵有所感悟并没有采取行动等等，均体现了皇权的独尊。而武帝作为一个晚年失去长子的父亲他是哀伤和

愧疚的——尤其是这个孩子是在他二十九岁“高龄”才有的帝国继承人，这是出于人伦的天性。为了完成这

一平衡，所以针对巫蛊事件，武帝说：“巫蛊始发，诏丞相、御史督二千石求捕，廷尉治，未闻九卿廷尉有所鞫

也。曩者，江充先治甘泉宫人，转至未央椒房，以及敬声之畴、李禹之属谋入匈奴，有司无所发，令丞相亲掘兰

台蛊验，所明知也。至今余巫颇脱不止，阴贼侵身，远近为蛊”①从取证上证明卫太子没有实现巫蛊，从效果上

证明自己仍然感觉被诅所以非太子所为；针对起兵事件，是在太子亡后从人伦角度思子，“作思子宫，为归来望

思之台于湖”。②昭帝因为卫太子的死亡而能以幼子即位，所以昭帝一朝从继承皇位合法性的角度他排斥卫太

子，如“夏阳男子张延年诣北阙，自称卫太子，诬罔，要斩”③，又如“曾孙乃卫太子后也，幸得以庶人衣食县官，足

矣，勿复言予女事”。④皇曾孙即为宣帝。从保障皇权的角度来说，宣帝奉昭帝嗣，理应同昭帝朝态度无二，但

从人伦亲情的角度，宣帝“初即位，下诏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号谥，岁时祠，其议谥，置园邑”。⑤同时，在“元

康四年，诏赐青孙钱五十万，复家”⑥使巫蛊案中悉灭矣的卫氏得以延续。

从、纵太子起兵事者的结局都是死亡。对于跟随太子起兵的，是谋逆，故诛，这是忠于皇权的价值判

断。对于纵脱太子的，一方面是站在太子这边的，同样视为谋逆；一方面是坐待结果、怀有二心的，被视为

对皇权所代表的个人——汉武帝的谋逆，故诛。所以，这一组别人物的结局均为“皇权”这一判断标准下

的结果。

对于施事者的结局最为残酷。所谓施事者，是指直接引发这一事件的江充与胡巫，以及其他监察人员如

韩说、苏文、章赣以及导致兵事并且扩大到不可收拾的刘屈牦。江充死于戾太子之手，武帝夷其三族；胡巫

被戾太子炙于上林，死状凄惨。韩说同样死于太子之手，征和四年，武帝以巫蛊为名腰斩了其子韩兴。苏文

与胡巫类似，被武帝焚于横桥上。章赣无结局记载。刘屈牦被腰斩，妻子枭首。李广利并没有引发这个事

件，但是武帝言及“左丞相与贰师阴谋逆乱，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⑦，不仅仅涉及谋立昌邑王，显然也把李广

利与刘屈牦一样当做了事件的导火索，所以李广利得到的结局是族灭。这些巫蛊案的首倡或面临了残酷的

死亡刑法，或扩大了死亡数量。与其去判断其是否因为是元凶而被杀，不如说是帝王游走于皇权与亲情的

矛盾之间的泄愤。

击太子者组呈现出先赏后罚的情况。他们因阻止卫太子、维护皇权而加官进爵。但又在卫太子及其子嗣

死亡、皇帝顾念父子之情的情况下因各种原因而死亡，这些为皇帝击太子者便成了帝王的出气筒。

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的诉太子冤者。一方面来自民间的壶关三老茂，一方面来自朝堂的车千秋。太子实

际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去论证。我们看到的是，这两方面的叙述以亲情为核心，弱化皇帝与继承人这一政

治身份，强调父与子这一人伦身份。

此外，上文提到宣帝为戾太子加谥号。学者对于“戾”的性质有不同看法。有认为“戾”是恶谥。韦昭曰：

“以违戾擅发兵，故谥曰戾。”⑧将“戾”加以擅自发兵的内涵，所以认为是恶谥。又：“《谥法》：不悔前过曰戾；又

①《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85。
② 同上。

③《汉书·昭帝纪》卷七，页222。
④《汉书·外戚传上》卷九十七上，页3964。
⑤《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8。
⑥《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卷十八，页687。
⑦《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85。
⑧《汉书·宣帝纪》卷八，页235。引韦昭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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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思念曰戾。”①郝懿行曰：“戾者，曲也、乖也、贪也、暴也，皆与罪名相近，故为罪也。《诗》亦维斯戾。《逸周书·大

匡》篇云‘刑罪之戾，皆训罪。罪戾亦通名耳’。《一切经音义》二引《汉书》云‘有其功无其意曰戾，有其功有其意

曰罪’。戾是戾，与罪异，亦非也。”②有认为“戾”是平谥：“臣瓒曰：‘太子诛江充以除谗贼，而事不见明。后武帝

觉悟，遂族充家，宣帝不得加以恶谥也。’董仲舒曰：‘有其功无其意谓之戾，无其功有其意谓之罪。’师古曰：‘瓒

说是也。’”③他们认为虽然擅自发兵，但不构成罪。邵博曰：“戾太子，非美谥也。宣帝以加其祖。予谓太子之

死可哀也，与幽、厉之恶不同，与孟子所谓‘虽孝子慈孙不能改’者，亦不同也。”④将“戾”与幽、厉比较，不为恶

谥。周寿昌云：“戾有数训，《周书·谥法》：‘不悔前过曰戾。’《诗》：‘亦维斯戾。’注‘戾，罪也’。《国语》：‘职贡业

事之不共而获戾。’注亦罪也。《诗》：‘降此大戾。’注‘戾，乖也’。惟《说文》：‘戾，曲也，从犬出户下。’戾者，身曲

也，《字林》同。汉宣断不忍以暴戾、乖戾、罪戾等恶谥加起祖。训戾为曲，与当时情事相合，言身受曲戾，不能

自伸也。壶关三老茂上书，称太子进则不得上见，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

惧逋逃云云。数语正曲戾，不得伸之注解。然宣帝虽追谥其考皇孙曰悼，而太子未加美谥，为追尊帝号，祖母

史良娣，曰戾夫人园。汉代近古，转不如后代之隆重。”⑤针对郝懿行的“曲”进行了说明。王先谦《汉书补注》、

王荣商《汉书补注》均采用此说法。也有认为“戾”是美谥：“《广雅·释诂一》：‘戾，善也。’王念孙疏证：‘戾者，

《小雅·采菽篇》：优哉游哉，亦是戾矣。’《毛传》云：‘戾，至也。’《正义》云：‘明王之德能如此，亦是至美矣。’郑注

《柴誓》云：‘至，犹善也。’是戾与善同义。”⑥可见，对于谥号的解读也构成了评价中的重要部分。《史记》中自然

指称刘据为卫太子。但是在《汉书》中指称卫太子 三十处，指称戾太子十四处。整个《汉书》的体例是工整的，

并且提到卫子夫的时候，除去应当用谥号卫思后指称时，其他地方均称“卫皇后”，或根据语境称“皇后”。而刘

据的指称却很不同。除却必须使用谥号的三处戾太子与男子自称卫太子的一处外，指称于同一传记、同一句

型互异。或许是多作者不同标准的体现，或许是东汉一朝价值判断的体现；当然，也不排除随意书写的可能。

仅从谥号的角度我们便能看到基于皇权与亲情评价上的矛盾书写。

(2)“太子无辜”

我们从历史事实中便能看到皇权与亲情这两个矛盾的评价要素的摇摆不定。要完成其统一与平衡，必须

赋予其突破口，那就是太子无辜。这样的逻辑关联反映在了文本叙述中。

一是来自武帝的判断。“久之，巫蛊事多不信。上知太子惶恐无他意”⑦、“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

来望思之台于湖”⑧、“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⑨、“后上知太子冤”。⑩

二是来自旁人的言语。如“贺内伤太子无辜”􀃊􀁉􀁓、“（丙吉）心知太子无事实”􀃊􀁉􀁔、壶关三老茂认为太子“冤结而

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

①《资治通鉴·汉纪》卷二十四，页795。引《谥法》注。

② 郝懿行撰：《尔雅义疏·释诂上》，北京：中国书店，1982年，页22。
③《汉书·宣帝纪》卷八，页235。引臣瓒、董仲舒、颜师古注。

④ 邵伯温、邵博撰，王根林校点：《历代笔记小说大观 邵氏闻见录 邵氏闻见后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邵氏闻见后

录》卷七，页157。
⑤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卷四宣帝纪》，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二六

七，页439。
⑥ 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汉语大字典》，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武汉：崇文书局，2010年，页2420。
⑦《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7。
⑧ 同上。

⑨《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83。
⑩《汉书·霍光金日石单传》卷六十八，页2960～61。
􀃊􀁉􀁓《汉书·张汤传》卷五十九，页2651。
􀃊􀁉􀁔《汉书·魏相丙吉传》卷七十四，页3142。
􀃊􀁉􀁕《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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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造凶手与原因

既然将评价要素整合为太子无辜这一评价点，那么也就意味着不主要归因于皇帝和太子——这样事实上

保证了皇权，又缓解了作为父亲的愧疚。《汉书》必须强调甚至叙述出导致整个事件一发不可收拾的责任方。

所以，谁是凶手或者说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个事件就成为了皇权与亲情这一矛盾评价背后所要书写的东西。

首先被叙述出来的是凶手是江充。通过三方面来叙述。其一是因果叙述。因为“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

恐上晏驾后为太子所诛”①，所以造成了巫蛊案，并且是由公孙贺这一卫氏中权势极大的成员开始。因为江充

有乱赵国父子的前科，所以“复乱吾父子也”。②其二是来自武帝的判断。如“武帝知充有诈，夷充三族”③、“后

上知太子冤，乃夷灭充宗族党与”。④其三是《汉书》语句叙述，如“会卫太子为江充所谮败”⑤、“戾太子为江充所

谮”⑥、“江充造蛊”⑦、“充、躬罔极，交乱弘大”⑧、“卫后立三十八年，遭巫蛊事起，江充为奸”。⑨但是“此不唯一江

充之辜”⑩，仅仅一个人自然不能导致如此惨烈的结局。《汉书》还叙述出了石德等宾客。石德因为“惧为师傅并

诛”􀃊􀁉􀁓，鼓动太子出兵。太子身边的宾客“多以异端进者”􀃊􀁉􀁔，跟随了太子起兵。

此外，“亦有天时，非人力所致焉”。􀃊􀁉􀁕《汉书》归因于兵祸的天时：“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见，其长竟天。后遂

命将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后，师行三十年，兵所诛屠夷灭死者不可胜数。及巫

蛊事起，京师流血，僵尸数万，太子子父皆败。故太子生长于兵，与之终始，何独一嬖臣哉……故曰‘兵犹火也，

弗戢必自焚’，信矣。”􀃊􀁉􀁖

三、《资治通鉴》中的巫蛊案

近千年后的北宋时期，《资治通鉴》再一次书写巫蛊案。与《汉书》相比，《通鉴》能获得一手材料的可能

性不大。那么我们更应关注其文献文本问题。近年来，开始了《资治通鉴·汉纪》史料来源的讨论。当然以

下讨论是依托于轮台诏是否为罪己诏、是否转变了路线这一核心问题，但是我只涉及史料来源的问题。辛

德勇先就《通鉴》取舍史料无征不信提出质疑，在此前提下用吕祖谦《大事记解题》的说法认为《通鉴》就《史

记》《汉书》多出来的武帝与太子治国路线分歧出自《汉武故事》并吕氏的可信度。又以王益之《西汉纪年》作

辅证。而《汉武故事》所记多神仙家语，不可信。辛氏从张柬之、晁公武、余嘉锡，认为《汉武故事》作者为王

俭。查文献被引情况，与王俭时代相符。另从古小说发展的角度来说，是出自六朝。《汉武故事》所载治国分

歧凸显了神仙家理念。《汉武故事》中的戾太子形象是王俭”藉汉武帝与戾太子事来表现他对刘劭反对宋文

①《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2。
②《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卷四十五，页2179。
③ 同上，页2179。
④《汉书·霍光金日石单传》卷六十八，页2960～61。
⑤《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83。
⑥ 同上，页2880。
⑦《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卷四十五，页2189。
⑧《汉书·叙传下》卷一百下，页4250。
⑨《汉书·外戚传上》卷九十七上，页3950。
⑩《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70。
􀃊􀁉􀁓 同上，页2743。
􀃊􀁉􀁔 同上，页2741。
􀃊􀁉􀁕《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70。
􀃊􀁉􀁖 同上，页2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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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之举的同情”①改写而来。辛德勇还认为《通鉴》中太子不类己的原型来自高祖与惠帝、宣帝与元帝。李浩

不赞同辛的观点。他提出的论据是：“辛先生据此道：文中‘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不见于《汉书·戾太子

传》等处，仅见于上引《资治通鉴》，而王益之在此特地注出语出《汉武故事》，说明王氏当时所见《汉武故

事》尚有该项纪事，而今传本《汉武故事》与《西汉年纪》以外其他诸书所引《汉武故事》片段，已不见这条佚

文……‘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就在《汉书·刘屈牦传》中。”②《通鉴》全书，叙事绝不采《汉武故事》，温公仅

将其作为史料异文和批判对象列入《考异》，原书俱在，不容置疑。辛氏从余嘉锡说，但余先生同时承认孙诒

让的”葛洪依托说”亦言之成理，而今人则多视《汉武故事》为建安前后之书。“元凶”刘劭与戾太子行为没有

可比性。李浩还认为“不类己”在帝王中不少见，似乎不可以用故事原型加以讨论。李峰认为《汉武故事》一

书至迟在东汉中期就已经出现，后迭经学者续补，至南朝遂成定本。没有证据表明《通鉴》多出史汉的资料

都出自《汉武故事》。李峰反对王俭写巫蛊事件说：“考虑到颇多西汉史著作曾在汉晋间流布，而张衡、潘岳

又曾引据该书所载的史事，可以推断该书中的许多叙述定当渊源有自，故不可武断地斥其绝非信史，但是由

于其中虚枉、错讹之事甚多，引据之时要加倍谨慎小心。”③上述学者旁征博引，令人叹服。但大体而言，《通

鉴》其他内容征引不可信与《汉纪》中多出部分的内容不可信没有因果关系。《汉武故事》作者尚不可知。而

王俭是否根据自身经历改写巫蛊案也需要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当然，以今本《汉武故事》来看，《通鉴》中所

征的仅仅几条而已。

从以上讨论中我们至少可以再一次强调《通鉴》自《史》《汉》多出部分的文献不能作为该事件的一手材

料来使用。正如引言中所谈论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就多出的内容进行梳理。看看这些叙述是如何整合、

改写了分散于各个传记中的史实；以及书写者背后的匠心所在。下文所引划线部分为《通鉴》所增加/改写

的内容：

一：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

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

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二：上居建章宫，见一男子带剑入中龙华门，疑其异人，命收之。男子捐剑走，逐之弗获。上怒，斩门

候。冬，十一月，发三辅骑士大搜上林，闭长安城门索；十一日乃解。巫蛊始起。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孺，

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宠。贺子敬声代父为太仆……

三：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爱之。及长，性仁恕温谨，上嫌其材能少，不类己；而所幸王夫人

生子闳，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宠浸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觉之，谓大将军青曰：

“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

民。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不使朕忧。欲求守文之主，安有

贤于太子者乎！闻皇后与太子有不安之意，岂有之邪？可以意晓之。”大将军顿首谢。皇后闻之，脱簪请

罪。太子每谏证伐四夷，上笑曰：“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

四：上每行幸，常以后事付太子，宫内付皇后。有所平决，还，白其最，上亦无异，有时不省也。上用

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

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

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

五：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太子尝谒皇后，移日乃出。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

太子宫人满二百人。太子后知之，心衔文。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等常微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皇后

① 辛德勇：《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29卷），页46。
② 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与辛德勇先生商榷》，《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 21卷第 6期

（2015年12月），页216～217。
③ 李峰：《〈汉武故事〉作者及史料价值探析》，《枣庄学院学报》第33卷第期（2016年12月），页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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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齿，使太子白诛文等。太子曰：“第勿为过，何畏文等！上聪明，不信邪佞，不足忧也。”上尝小不平，使

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问，知

其情，乃诛融。皇后亦善自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

六：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

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

上心既以为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与太子

及卫氏有隙……

七：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

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太子惧，问少傅

石德……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

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

八：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

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

九：书奏，天子感寤，然尚未敢显言赦之也。

十：臣光曰：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之游处。左右前后

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从其所好。夫正

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

对比《汉书》自《史记》增加的叙述，《通鉴》似乎仅仅以寥寥几笔勾勒。在《汉书》基本完成事件叙述后，《通

鉴》并没有增述事件时间，但是增补了情节、补叙了人物。

1.情节之补充

其一，《汉书》中提及征和元年搜捕上林事件导致巫蛊始起。条二用带剑男子事来作为武帝发起大搜上林

之因，十分合理。毕竟陌生男子持凶器闯入帝王所居，又“逐之弗获”①，怎么不让一个位高权重又汲汲长生的

帝王多疑然后恐惧呢？也呼应了下文武帝年高、疾病，巫蛊不绝。当然，这件事情是否发生过不重要，它存在

于武帝或者说《通鉴》记录者的认知真实中，这一事件的写作目的是构成整个事件的“因”。

其二，上一章提到因为年老与疾病两个要素是大治巫蛊的前提。条六“女巫往来宫中”②一是为后事大搜

宫内作铺垫，二是强调巫者这一凶手。武帝因此疑心，噩梦。与条一相似的“持杖欲击上”③，是“体不平”④的起

因，也是大起巫蛊的原因所在。“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⑤再一次强调了巫蛊而导致武帝身体不愈，为

武帝大治作铺垫。

2.人物之凸显

其一，卫氏。条二在论述公孙敬声之事时有这样一句话：“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由是有

宠。”⑥这句话便把公孙贺归入了“卫氏集团”中。但是这个“由是”用的不尽真实，《汉书》中前面还有一句：“贺

少为骑士，从军数有功。自武帝为太子时，贺为舍人，及武帝即位，迁至太仆。”⑦公孙贺本身便是侯之子、潜邸

旧臣。《汉书》中多处提及：“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卫氏悉灭。”对于第

一处，颜师古的注释说道：“充为直指使者，劾太子家车行驰道上，没入车马，太子求充，充不听也。”⑧我们仔细

①《资治通鉴·汉纪》卷二十二，页725。
② 同上，页728。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资治通鉴·汉纪》卷二十二，页725。
⑦《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77。
⑧《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2。引颜师古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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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汉书》江充本传中的文字，所述馆陶长公主、太子事是为了突出江充“忠直，奉法不阿”①的品格。真正与

江充有隙的仅赵太子一人。且而黄超文②、秦进才③等学者论述了“充出逢馆陶长公主”事件为伪。对于第二

处，坐巫蛊死的两公主是阳石、诸邑公主。对于这两位公主，《汉书》中仅仅指出是帝女，没有其他信息。结合

《史记》来看，武帝共有五女。卫子夫生三女，信息明确的是卫长公主。此外尚有阳石、诸邑、鄂邑、夷安公主。

我们不能确认两公主都是卫皇后女。并且，在《史记》《汉书》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卫青这一位地位最高的

卫家人的行事。在涉及到将在外处置武将时，他说：“且使臣职虽当斩将，以臣之尊宠而不敢自擅专诛于境外，

而具归天子，天子自裁之，于是以见为人臣不敢专权。”④卫青还推辞招贤纳士、广招门客，因为这是“人主之柄

也。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⑤所以所谓的“卫氏”如何，都是后来的叙述。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了完成

卫氏这一“受害者”的地位。

其二，江充。经过《汉书》的多方位叙述，江充作为巫蛊案的凶手似乎毋庸置疑。在论及巫蛊起因时，

《汉书》表述为“充与太子及卫氏有隙”⑥，而《通鉴》表述为“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氏有隙”。⑦前者是《汉书》的

书写者认定的事实，强调的是“有隙”这一“因”，导致后面事情发展这一“果”。后者则将叙述重点落在了江

充这一人身上，强调人物的自以为是。因他的主观判断会被太子报复，所以才会发起巫蛊。条七中还补充

了江充的言语，远比自太子宫中掘出桐木人这一陈述句式更加生动，使之构陷太子言之凿凿，体现了人物的

主观能动性。

其三，苏文。上一章提到苏文作为“施事者”之一被武帝给予焚刑。焚这一残酷的刑法必然针对罪大恶极

者，从《汉书》中仅仅知道他是一“黄门”。于是《通鉴》增加了很多叙述。条五中增加了苏文构陷太子的情节。

正因为有这样一个前因，为在苏文“协助”下查出桐木人这一事件打上了一个问号。条八中还自《汉书》增加了

“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⑧这一细节，使得苏文也成为了巫蛊案的始作俑者。

其四，胡巫。巫蛊案不论之后造成的政治动荡如何，其首先是一个巫术事件。最值得怀疑的自然是巫

者。条六“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⑨，强调了巫者祝诅

这一事实。而在戾太子巫蛊案中，胡巫是一个典型。《通鉴》增加了胡巫的叙述。一是给了他一个名字“檀何”，

增加了真实性。二，他是江充的帮凶。江充通过他表明“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⑩得以入宫搜查；他也

被江充指使着放入了桐木人。􀃊􀁉􀁓

其五，刘屈牦。在《汉书》的叙述中，作为丞相的刘屈牦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控制兵事，使之一发不可收

拾；并且在事后谋立昌邑王，又祝诅上。在巫蛊案中，似乎显得无辜。《汉书》是这样叙述的：“（戾太子）发兵入

丞相府，屈牦挺身逃，亡其印绶。是时上避暑在甘泉宫，丞相长史乘疾置以闻。”􀃊􀁉􀁔但《通鉴》改动了叙述：“丞相

屈牦闻变，挺身逃，亡其印绶，使长史乘疾置以闻。”􀃊􀁉􀁕删去了太子发兵攻打丞相，丞相于是逃跑这一因果，使得

①《汉书·蒯伍江息夫传》卷四十五，页2177。
② 黄超文：《〈汉书〉质疑一则》，《史学月刊》（1985年4月），页112～113。
③ 秦进才：《〈汉书·江充传〉“充出逢馆陶长公主”考》，《邯郸学院学报》第21卷第3期（2011年9月），页35～41。
④《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卷一百一十一，页3522。
⑤《汉书·卫青霍去病传》卷五十五，页2493。
⑥《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2。
⑦《资治通鉴·汉纪》卷二十二，页728。案：此版本的校勘未标注此处文字有疑。

⑧ 同上，页730。
⑨ 同上，页725。
⑩ 同上，页728。
􀃊􀁉􀁓 同上，页729。“颜师古曰：“《三辅旧事》云：充使胡巫作桐木人而薶之。”

􀃊􀁉􀁔《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卷六十六，页2880。
􀃊􀁉􀁕《资治通鉴·汉纪》卷二十二，页730。案：此版本的校勘未标注此处文字有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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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屈牦闻风而逃这一行为打上了“不忠之心”的印记。多出的“使”字，改换了乘疾置以闻的主语，这样就造成

了一方面不抵抗兵变、一方面告知皇帝这一坐观成败的行为，凸显了其在巫蛊案中的险恶用心，体现了人物的

主动性。

3.评价之聚焦

我们一开始就讨论出皇权与亲情这一矛盾评价要素。《通鉴》就这两点上也有所补充。条七就《汉书》“太

子急，然德言”①增加的叙述非常重要。“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②太子面对石德言语的蛊

惑，首先强调自己作为人子的身份。正是因为江充的“持太子甚急”③，为后文不得已起兵提供了理由。同样，

武帝的发兵似乎显得不顾父子之情。于是《通鉴》增加了叙述：“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④这

也与上文“太子惧”呼应。⑤而只是因为：“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⑥所以才导致

武帝大怒发兵。《汉书》中三老茂上书后，仅书“天子感寤”。⑦既然叙述了三老茂恳切的言辞，为何天子并不下

令赦免太子呢？《通鉴》修正了这一逻辑漏洞：“然尚未敢显言赦之也。”⑧这句话后附的校注是“章：十四行本正

无‘敢’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张校同；退斋校同”。⑨通过这个“敢”字我们可以看到所表达出来的武帝的

矛盾。为何不敢明显的说出赦免太子的言语？一旦明言，岂不是随便谁都可以起兵？不敢是因为在皇权面

前，无论父子。当然，这句话虽然隐射了皇权独尊，更强调了父子人伦之情，不（敢）显赦，也就是说隐赦是武帝

的想法。这也符合了太子冤的叙述。

《通鉴》又给这一矛盾予以冲突：政见不合。也就演化成了控制帝国几十载仍汲汲权力与永生的老年帝王

与根基稳固不同政见的盛年的太子之间的矛盾。条三、四详细描述了太子仁恕温谨、敦重好静的性格；守文、

不喜深酷用法的政见，与武帝截然不同。拥护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力中心周围，自然形成了朋党。各有目的

的奸邪逐步引导、推动了事件的展开。

奸邪，这就是《通鉴》给出的最终责任方。《通鉴》虽然凸显了很多人物，但它将其聚焦在了这一点上。

对于武帝命名赵婕妤所生门为尧母门这一暗示性非常明显的作法，《通鉴》自然不能责怪帝王胡闹，条

一认为“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⑩，强调了奸

臣。条四中“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卫青薨，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竞欲构太子”􀃊􀁉􀁓，强调的也是党羽

林立的奸臣。司马光还直接评价道：“古之明王教养太子，为之择方正敦良之士，以为保傅、师友，使朝夕与

之游处。左右前后无非正人，出入起居无非正道，然犹有淫放邪僻而陷于祸败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宾客，

从其所好。夫正直难亲，谄谀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终也！”􀃊􀁉􀁔这些奸邪之流，在整个事件中具体

表现为涉事巫蛊的方士神巫，尤其是胡巫檀何；离间天家父子的黄门苏文、常融、王弼等；江充、刘屈牦、不敢

进的那个使者等等。

①《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3。
②《资治通鉴·汉纪》卷二十二，页729。
③ 同上。

④ 同上，页730。
⑤ 同上，页729。
⑥ 同上，页730。
⑦《汉书·武五子传》卷六十三，页2745。
⑧《资治通鉴·汉纪》卷二十二，页733。
⑨ 同上。

⑩ 同上，页723。
􀃊􀁉􀁓 同上，页727。
􀃊􀁉􀁔 同上，页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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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 结

1.历史叙述：窥见模糊真相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在巫蛊案真正发生的时代，目前并没有任何文本将之记录下来。而距其最近

也最可靠的《汉书》中，通过其叙述中的貌似清晰的逻辑与值得深思人物，我们认为事件初期（公孙氏的巫蛊

案）是一场有计划的政治肃清；而随着“行巫蛊”与“有兵事”因果的建构，各方势力参与角逐，事件一发不可收

拾。

2.历史书写：构建理想帝国

《史记》仅仅记录了这个事件的基本框架。《汉书》对于《史记》所形成的故事框架进行了长足的补充，最主

要的是事情发展中的因果关系以及事情过程中的人物作用。

（灰字、粗线部分为《史记》所载，黑字、虚线部分为《汉书》所补）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凶手、原因并不一定代表着武帝朝巫蛊案件的凶手与原因。历史著作以叙述

为呈现方式，作为一个可被理解的文本进入后世的读者视野，其书写者和阅读者必定会带上时代的价值判断

观照历史著作。《史记》中几乎无描述地记录了巫蛊案的故事框架。《汉书》作为一个东汉时期形成的文本，其承

载的叙述可能并非对应了武帝时期巫蛊案的实际情况，而更多的是东汉时期的观念与价值。强调“不唯一”的

人力因素，是自儒学大兴以来，维护皇权的政治需求与倡导人伦的道德需求的反映。一方面希望维护皇权，所

以要否定起兵作乱者；另一方面倡导人伦物理，所以要强调巫蛊不实、起兵仍无邪虑。正因为在叙述中一步步

构建了因果联系，使得形成因果的这一冥冥中的天意因素凸显，这是西汉中期以来阴阳灾异与谶纬之风盛行

的体现。并且，书写者希望通过此事予以东汉当代以镜为鉴。所以《汉书》在《史记》的基础上予以故事评价，

在其书写中叙述出了凶手与原因。

宋人一改汉学，强调义理。对于《汉书》所述逻辑有缺的地方一一补足，并且由此阐发己意。《通鉴》就凸显

人物方面增加了叙述，丰富却聚焦了评价，将之定性为皇帝与太子受到奸邪的引导、推动，从而酿造了一场权

力与人伦的惨祸。《汉书》时代有维护皇权与倡导人伦的需求，并且自西汉以来“天”的概念不断被强化，是以给

出了人力与天时的责任方。《通鉴》仅仅归因于奸邪，原因何在？其一，随着两汉流行的谶纬之风与灾异学说在

这个“天变不足畏”的时代走向末路，神秘性质的天道的尊崇地位不复。取而代之的是伦理性质的“天”。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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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哲学上的变化，更是北宋社会现实的体现。如，“生活化家庭化的绘画主体已经在宋以及辽的广大区域

的墓室中，取代了唐代以前幻想世界的神祇和追忆墓主出猎、巡行的仪仗为中心的主题”。①这个较之两汉更

关注现实的社会，自然不会去强调天时这一非人力因素的原因。其二，被强调出来的人为因素“奸邪”更是对

应了北宋新旧党争的政治现实。《通鉴》对奸邪的贬斥不仅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体现，也符合于它的写作目的“鉴

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②，让帝王可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远离奸邪、识别贤才。

巫蛊案的核心是君父与臣子这一古代封建制度中最基本的伦理纲常。三个时代的书写者们通过此事来

反思理想的帝国运作，这正是不同时代不同书写的原因所在。当然，在这一点上并不构成简单的因果关系，而

是循环往复的因果相继。是时代的风气使得书写者们呈现出不同的叙述，不同的叙述又为理想帝国提供了借

鉴。经历了十三个世纪以后，巫蛊案终于完成。

3.当代表达：反思历史关怀

二十一世纪的学者就是在这样厚重的层累的叙述中讨论巫蛊案。分析完三个时期的叙述，对比引言中当

代学者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学者强调了汉武帝或戾太子本身的责任，这正是我们所处的现代的价值判

断。其中引起的争论也自有当代学术背景与特色。在第三部分所引的《通鉴·汉纪》史料问题上，学界近年由

此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抛开辛氏观点的正误与否不谈，游逸飞还强调了其论点也深深根植于所在单位、大陆

学术圈等土壤。③

而除此之外，所列举的可能都在文本中被叙述了出来。这句话看上去是一句废话：难道不正是因为有《史

记》《汉书》《通鉴》的记载，学者们才能从中分析出可能吗？不，史学家先是有了对事件的合理性的分析与理

解，才进行叙述。这三个时期书写历史的人——作为一个主动或被动掌握权力话语的人，“对历史本身合理性

的认同，又支持了叙述的合理性”。④那么什么是“合理性”的判断标准？是书写者明确的现世目的。或许从某

种意义上说，他们或许不关注前92年的事情真相，也不在意自己的叙述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史实。

这给我们当今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思路。在后现代史学铺面而来的今天，我们可以借鉴其重视历史书

写、历史性叙述的方法，同时保留并继承历史学强烈的现实关怀。历史学家作为个人，其维度不过百年。百

年的维度不足以叩问千年的光阴。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只生活在他自己的维度中，其心灵是自己时代的投

射。“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对话……是今日社会与昨日之社会之间的对话”。⑤只有立足于此间社会，

才有资格探索昨日之社会，才不至于被千百年的光阴洪流冲向悠远虚空。这，或许就是历史研究者的“一个

最后的边界”。⑥

（作者单位：香港城市大学）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385。
②《资治通鉴·进书表》，页9608。
③ 详见游逸飞：《制造辛德勇——从〈制造汉武帝〉反思历史事实、历史书写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关系》，载香港浸会大学孙少文伉

俪人文中国研究所主编：《学灯》（第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页340～348。
④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页83。
⑤ E. H.卡尔（E. H. Carr）著，陈恒译：《历史是什么》，页146。
⑥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页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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